
我的故事 ~ 15. 追寻更好的生活，做有意
义的事情

“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我一路辗转，从未放弃过努力，但更好的

生活仅仅是自己的生活吗？我越来越明白，自己的生活并不是

全部，让更多的人拥有更好的生活更值得去用心和努力！”

我与妻子是在哈尔滨上硕士研究生时相识后来并成家的，然后我们就去深圳工作，一

呆就是十多年。我是中医，她是护士，两个人从一无所有到成家立业，之前推动我们

到这里的人生目标已基本上实现。人到了这个特殊的年龄，如果没有人生的其他际遇

或者大的激变，基本上已经不想重新作出什么方向性的选择了。也许我们只能想办法

让现在的这种生活模式更加优秀、美好，于是妻子决定出国留学。

做出这样的决定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深圳作为开放特区，最先感受到了来自于不

同地方的气息，大概是在97、98年吧，我们先后去了香港、新马泰旅游，这时才发现

外面的世界真的很不同，虽然在这之前我们早已从书本、影视中了解过，但真的亲身

感受一下，才对这种与中国内陆不同的生活有了更真切的感知，这些见闻与感受既打

开了我们的眼界，也成了我们后来选择出国之路的首次心理冲动；而促使我们决定出

国寻找机会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当时国内工作的压力太大，那个改革的年代，  医院

更是面临着不断的结构调整与各种政策改变，因此我们觉得没有安定感，压力太大，

于是妻子决定出国进修提升自己实力，同时也算是一种婉转的回避。最开始是通过深

圳的中介联系去加拿大的一个学校读护理，一切条件都已经具备，但就在出发之前，

发生了911事件，北美的签证一下全都停掉了，没有办法，我们自己办到了澳大利亚，

就这样妻子来到了珀斯，在科廷大学学习护士专业。

当时妻子在科廷先要学习半年的语言，再学习一年的护士转换课程，在这里学习和生

活需要一大笔费用，我就和孩子留在深圳，我继续工作，经济上支持妻子。就这样坚

持下来，妻子毕业以后花了三个月终于在签证到期之前找到了一份护士的工作，在她

面试的时候，国内十五年的工作经验成为她的优势，因而被顺利录用，进入一所医院

的呼吸科，成为临床最高级的护士。尽管工作之初遭遇了语言、习惯、工作各方面的

困扰，但都顺利扛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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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在此期间到珀斯探亲。来到这儿之后，很喜欢这里各方面的环境，终于下定决心

定居珀斯。不过当时在语言方面还有不小的障碍，要知道虽在国内读大学读到硕士研

究生毕业，但中医的学习比较重视中国古代汉语，因为要阅读大量的古籍，而相对地

忽略了英语的学习，谁也没想到有朝一日会这样用到它。

我将国内的工作辞掉，和孩子一块过来了。妻子来得早，英语熟练，又有固定的工作，

而我却冒冒然然被拽入这边的生活中，根本没有时间适应和融入，所以刚到的时候主

要是做“家庭煮夫”，接送孩子，做饭。这样围着锅边、围着孩子转的生活，开始的

时候当然很不甘心，也想努力改变，但一方面是语言的障碍，使得交流困难，更重要

的是当时无法克服职业身份的落差，这种落差是在我和这里的中医协会、中医针灸协

会开始接触之后形成的。与这些协会之中的一些大师、会长接触后，我发现即使很有

本事的人也仅仅是守着自己的一个小诊所，看到他们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未来，而对比

国内自己所呆的三甲医院，心里一时无法认同。要知道在国内，治病的地方私人开的

小诊所根本没办法和大医院比，而且大医院也从上到下分了很多级别，三甲医院则是

国内最高等级的医院，甚至可以牛到完全不认可低级别医院做出的化验单，可想而知，

在这样等级体系下形成的优越感，到珀斯会遭遇怎样的落差。

我一边做着“家庭煮夫”，一边思考自己的工作和将来。在别人的介绍下我也开始做

一些工作，比如，工厂、服装厂的活儿我都干过。尽管我当时清醒地认识到也许中医

的未来并不美好，但我终究无法完全舍弃我的专业以及自己已经适应的医生的身份，

总想着如何利用之前的所学和工作的经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更好的生活。于是我

决定去科廷大学读一个转换课程，利用自己学医的优势，花两年的时间攻读物理治疗

师。

在学习的时候发现，其实绕来绕去，最关键的问题还是语言。学习的内容并不完全陌

生，比如解剖，国内也学过，但是却面临大量新词汇，其中还有不少拉丁词根的词汇，

对于40岁的我来说，真是难上加难。这样的困难在其他课程中更多，比如我选的心理

学课，除了大量的专用名词外，最头痛的是和西方严密的分类与逻辑下形成的大量差

别细微的心理模式的精细建构，而中医的学习传统并没有从局部的、细节的模式建构。

这对于我来说太难了，我就决定先放一放。

2006年，我得到另一个机会，当时一所自然疗法学校教针灸的老师临时回国，需要代

课老师，我就去那里教针灸。我当时还在whitfords的一个做展架的工厂中工作，于是

工作的时候就要准备两套工作服。针灸课堂上都是澳洲的学生，当时看到这些肤色和

语言都不相同的人聚在一块学习针灸，恍惚间觉得这个情景还真是蛮有趣的，不过肤

色和语言却并没有降低他们的学习热情，他们勇于提问，我也热情回答，这样的教和

学都挺让人开心的。



这个工作给予我的不仅仅是一份薪水，而是通过这个课，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接触到

的人和事，我逐渐了解了当地人对于针灸的态度。虽然澳大利亚的主流是西医，但是

澳大利亚人也愿意接受针灸这种替代疗法。我慢慢发现，我的很多学生都已经出去行

医了，并且还干得不错，这给我极大的信心。后来我就进入纽卡尔的一个中医诊所。

当然做出这种选择的另一个原因也是在做过很多种工作之后，逐渐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我发现在从事那些体力的工作时没有任何优势。一个最尴尬的例子就是在宜家的一份

工作，我在邮购发货的货仓工作，我的同事都是一些人高马大的外国人，站在他们中

间我分明可以感觉到他们眼中的怀疑。在搬货的时候，这些老外完全徒手搬运，而我

必须借助工具，于是我被鄙视、被疏离了。这份工作干了两个星期，因为实在无法适

应，最后我放弃了。这件事使我明白了自己的劣势，同时也让我学会如何发挥自己的

优势，让我更清醒地认识到，当医生才是我的优势。当然更重要的是，在从事不同的

工作中，我也知道了在澳大利亚这个社会，凭自己的劳动吃饭本身就是件正常的事情，

之前的心理落差也逐渐平衡了。

在别人诊所工作的时候，一方面是积攒工作经验，当然自己也在留心了解诊所的整个

流程，特别是随着自己交往圈的增加，英语也逐渐熟练，认识的人也越来越多，于是

在2012年的时候，我终于开办了自己的诊所。在澳大利亚申请开诊所比国内简单。选

个地方，出示资格证书，达到卫生管理条件，得到当地市政府的批准，在一个协会注

册一下就可以了。中医诊所的开办可以说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因为澳大利亚有很

多的移民，这些移民来自于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于是多元文化就在这里融汇，尽管

欧洲的生活方式是主流，但是在这里人们很愿意尝试并了解不同的东西，当然，这种

尝试也使得人们的眼光更精准、选择更挑剔，也就是说最有地域文化特色、最正宗的

往往受到人们的欢迎，比如说吃寿司当然首选日本人开的寿司店，吃意大利面，一定

会先选意大利人的餐厅，而如果想要试试中医、试试针灸，在有选择的情况下，当然

是先选择中国人的诊所。在中国接受的长时间的专业训练给了我底气和信心，也使得

病人们很信任我，当然主要还是因为实际的疗效，来过诊所的人能够切身体验到针灸

带给身体的变化，能够感受到疗效，才会口耳相传，诊所因此很快拥有了稳定的客户

群。

诊所的工作也使我对针灸本身有了更深的体会。一般来说，当地病人选择针灸，大都

是因为西医已经无能为力，或者是一些疑难杂症，这时针灸的辅助疗法就成为他们的

一种新的尝试、新的选择。西医在治病的时候往往是将人的身体根据功能、器官细分

为很多类别，然后当病人有某一方面问题时，就去找专业的科室，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当然这样的治疗划分详细并且非常细致，但是当面临一些更加深入化、因为内在的原

因而引起的复杂病变时，往往无法彻底根治。比如我治疗过的一个老太太，头痛、耳

道感染、鼻炎，有治疗鼻子的医生、耳朵的医生、头痛的医生分别治疗，使用了大量

抗生素，局部症状可能暂时缓解，但总是无法根治，不断流鼻涕，耳朵塞，感觉不舒



服。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找到我这里，我给她开了化痰的中药，两个星期后，老太太耳

鼻霍然而愈。病人在比较之中亲身感受到中医与中药解决了一大堆专业医师和抗生素

未能解决的问题。除此而外，中医针灸在治疗一些失眠症状的时候也有一些优势，西

医的治疗方法就是不断地使用药物，无效则加大剂量，当然可能失眠症治好了，但是

白天的时候就精神不振、头脑昏沉的，这是用一种病症置换了另一种病症，而针灸与

中药结合往往可以在避免这些副作用的情况下治疗或者缓解病症。当然我也发现，一

些针灸治疗的显著效果也可能与当地人的体质有关，与国内比较，澳大利亚人身体的

痛感不是那么敏感，因此在实施针灸的时候，他们并不会排斥或者恐惧，这样的心理

为治疗的展开做了最好的心理铺垫，同时当地人也从来没有做过针灸，因此一开始施

针，他们马上就会有一些感觉，然后从心理上就会逐渐接受，这对治疗来说非常重要。

有心理的认同，又有身体的感知，中医治疗得到认可以说是可水到渠成。

当然，在澳大利亚用中医治疗有一些事情还是要谨慎，一些中医的治疗方法可能与当

地人的认识发生矛盾，比如说拔火罐、刮痧，如果治疗之前没有跟病人说清楚的话，

可能会带来麻烦。多年前有一次给病人拔火罐后，因为是夏天，病人肩膀上淤紫的火

罐印记一直暴露在外面，连续几天没有消掉，他认为是一种伤害，于是就来投诉。通

过这件事，使我意识到在给病人治疗之前一定要充分沟通，把治疗过程中可能遭遇的

事情都提前告知，这样的沟通对治疗本身也是一种有效的帮助。

来澳大利亚后因为所接触的人和事，我成为了一名基督教徒，这对我有很大影响，在

教会时，我参与了对中国偏远地区的慈善和援助，后来由于教会的变革，这些计划中

途中断了，而在澳大利亚的一些华人不愿意放弃对中国孩子的帮助，于是我们就成立

了一个基金会，叫“国际儿童慈善基金会”，我们在西澳的十几位华人申请注册、募

捐，有了机构和资金后，就延续了教会之前中断的工作，不仅如此，我们还把这项慈

善工作从重庆进一步扩大到了湖北、甘肃、贵州，甚至到云南。从最初资助两百多个

孩子到现在资助近六百个。我们的工作方式是直接派志愿者去中国，每年两次，不通

过任何组织或者学校，把捐款直接送到当地学生手中。所有办公费用大家均摊，去中

国的机票住宿都是自己掏腰包，而捐款资金的来往账目都很透明，中间也没有损耗，

因此影响也越来越大，后来悉尼、墨尔本也有很多朋友加入进来。

今年四月我去了湖北、甘肃，十月份我还要去重庆、贵州。当你亲眼看到这些小孩子

以后，就会知道他们真的需要帮助，这些孩子生活在交通不便的边远山区，父母为了

改善家庭生活出去打工，家里只有老人和小孩。孩子很都很聪明，但这样的条件限制

了他们改变自己的可能性。在他们面前，你会感觉到，资助他们，无论是对其个人还

是对国家，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而最幸福的，不就是做一件你认为正确的事情吗？

虽然身在澳洲，虽然也关心身边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但越来越觉得无法放下对中国牵

挂。回头想想，为了最求更好的生活，我一路辗转，从未放弃过努力，但更好的生活



仅仅是自己的生活吗，我越来越明白，自己的生活并不是全部，让更多的人拥有更好

的生活更值得去用心和努力！


